
EE -- mm
aa iill ::zz zz ww bb ss cc zz ll@@

11 22 66 ..cc oo mm

2008年12月16日 星期二 主编 张培刚 编辑 孔潇 校对 大利 版式 李晓影

独家责任A16

“有同学告我是‘反革命’”事件始末
杨师群是华东政法大学法制史研究中心的教授兼硕士生导师，上月底，他在博客

上贴了一篇《有同学告我是“反革命”》的文章，透露两名女大学生到上海市公安局和
市教委检举他在上课时有批评政府的内容，有关部门已立案侦查。这篇博文迅速把
杨师群推向了风口浪尖，并成为各方舆论关注的焦点。12月14日下午，杨师群在家中
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电话专访。这是此次风波以来，他首次通过媒体向公众披露事件
真相。 晚报记者 袁帅 /文 晚报首席记者 贾俊生/图

“我还在正常上课，生活
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郑州晚报：杨教授，之前有没有想到，你
的这篇博文会引起如此强烈的社会反应？

杨师群：没有，绝对没有想到。我把这篇
文章放在博客上之后，每天的点击量都增加
好几万，我想，这确实太乱了，再加上有朋友
提醒我，我就把它删掉了。

郑州晚报：你现在的工作和生活有没有
受到影响？

杨师群：没有，我还在正常上课。除了博
客上更多的点击与留言，生活并没有受到太
大影响。

郑州晚报：你为什么要把那篇文章放在
博客上，是想引起别人的关注吗？

杨师群：我一直都有写博客的习惯。我
制作的所有课件后面，都有我的博客地址，我
把博客当成一个教学平台，与学生进行交流。

领导找我谈话后，我感觉很气愤，回到办
公室就写了《有同学告我是“反革命”》这篇博
文，当时也没有多想。

“校领导找我谈了两次
话，第一次我感觉非常气愤，
第二次心中有些许不安”

郑州晚报：找你谈话的是哪些领导？
杨师群：都是学校的领导，共找我谈了

两次话。
郑州晚报：还记得当时谈话的情形吗？
杨师群：记得很清楚。
第一次是周五，我没有课，正在看书，

接到电话，叫我去人文学院办公楼，一进
门，人文学院领导、校教务处、保卫处等四
五位领导都在。一位院领导开门见山，说
有学生直接向市公安局和市教委举报我在
课堂上的言论，现在有关部门已经就这个
事情立案。要向我核实两个事情，一是我
是否在课堂上讲了有关某非法组织的事
情，二是我是否提到了某海外网站的事
情。我当即回答说不可能，关于前者我既
不相信也不了解，根本不会去涉及，后者我
也知道轻重所在，更不可能去碰。

第二天，也就是周六，我又被叫去谈
话。这一次地点换到了我们学校长宁校区
4 号楼的校长室，除了上次谈话的几位领
导，还有分管教学的一位副校长在那里等
我。这次谈话由这位副校长主导，内容还
是集中在对前一天那两个问题的核实上。

郑州晚报：谈话时，你的心情如何？
杨师群：第一次谈话时，我只是感觉非

常气愤，只想把心中的委屈写出来，所以，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篇《有同学告我是“反革
命”》，觉得自己当时比较激动，语句带有情
绪也在所难免。第二次谈话持续了大约半
小时，我心中有了些许不安，因为我发现一
位领导手里似乎拿着一份笔录材料，估计
是举报的学生写的。我当时反复强调“发
生这种事情真是一种悲哀”，那位校领导安
慰我说，只是核实一下相关问题，没有其他
意思。

郑州晚报：不是说已经立案了，公安方
面没有和你接触过？

杨师群：没有。立案是学校领导对我
说的。上海本地一位记者曾告诉我，他向
公安机关询问相关情况时，被告知并没有
接到报警。我也感到很奇怪。

郑州晚报：以前遇到过类似的事情吗？
杨师群：没有，这是第一次。

郑州晚报：虽然目前网络上有很多声音，
但大家对基本事实似乎还不了解。

杨师群：我也想把这个事情搞清楚，我作
为当事人，也不清楚自己怎么就被告发了。

郑州晚报：那据你了解，学生到底告了你什么？
杨师群：如果仅仅是告我针砭时弊，学院

和学校就不会来找我谈话。学生告的是涉及
危害国家安全的言论。但我对这些言论根本
不懂，从来没接触过，所以我在博客上说，我根
本没有谈论的资格。匪夷所思，不知道这些学
生是怎么编出来的，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用这样
的方式来告我。

郑州晚报：你为什么肯定出问题的课程是
古代汉语课呢？

杨师群：因为学院说，是必修课上的学生
反映的。我这学期只有这门必修课。

郑州晚报：很多网友都问了同一个问题，
你在课堂上到底说了什么？

杨师群：除了带研究生，我每周还有多达
17 节的本科生授课任务。我的课集中在周
一、周三和周四，除了上课，其他时间我都在办公
室看书搞科研，很少跟人往来。领导找我谈话后，
我开始深陷迷惘之中，每天都要情不自禁地仔细
回忆自己上过的每一堂课，在课堂上的每一句话，
可我真的不知道有什么话能让学生去告我。

我讲课的时候喜欢结合课本内容，随性发
挥。讲到传统文化的时候，会说几句针砭时弊
的话。如果连这样也要追究，也太可悲了。一
个大学教授，连说话的权利都没有了。

郑州晚报：“反革命”这个罪名太大了，也
是你的推论吗？

杨师群：是我自己的推论。
大家想想，领导找我核实两件事：是否宣

传“某非法组织”和“某海外网站”。如果这两
条罪名成立，那就是“颠覆国家政权罪”，这和

“反革命”没有区别。

郑州晚报：你在博客中写到：下课时有两位
女同学找你，愤慨地指责你，甚至眼睛里已经含
有泪水。你当时是如何和这两位女生辩论的？

杨师群：没有发生任何辩论。听完她们的
话，我只说了两句话，“我有表达我观点的权利，
如果你不喜欢，以后不要选我的课就可以了。”

郑州晚报：如果当时，你心平气和地跟那
两个女生解释，也许就不会有后来的事情了？

杨师群：我当然愿意坐下来聊聊，其实我
鼓励学生下课以后来找我。但关键是，当时没
有这样一个机会，她们也不是抱着这种态度来
探讨的。

郑州晚报：现在，你希望和这两个女生交流吗？
杨师群：我希望能够和她们交流，但是，我

不会主动找她们，如果我去找她们就像是兴师

问罪，况且，我也不知道她们是谁。如果这两
个女生来找我，我非常乐意和她们交流。

郑州晚报：你说是两个女生告了你，有证据吗？
杨师群：我要特别说明，是否那两位女同

学告发的，也只是我的猜测，我不能肯定，因为
领导不会告诉我是谁告发的，我只能猜测，现
在想来实在轻率了点，因为根本预料不到事情
会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

我和这两位女同学的对话，只在学校的走
廊上进行了一分钟都不到，没有其他人注意到，
我也早已忘了她们的面容，更不知道她们的名
字。因为这件事给我太深刻的印象，便在写博
客时轻率写上去了。有支持我的人想搞“人肉
搜索”，找出那两个女生，我说不要搜索了，如果
不是那两个女生告我的，岂不冤枉了好人。

“我正在思考要不要改
变教学风格”

郑州晚报：你上课是不是喜欢评论一
些时事？

杨师群：不一定，要看什么课。像古汉
语这样的课，因为课程紧，我评论的比较
少。主要是讲传统文化，我对传统文化是
持有批判态度的。

郑州晚报：如果在课堂上遇到和你观
点对立的学生，会怎么办呢？

杨师群：首先是让他表达自己的观点，
然后发现问题，我反驳他，他也可以反驳
我。当然，不可能无限制下去，因为还要正
常上课，下课后，我们可以继续辩论。

郑州晚报：反对者认为，你在课堂不应
该表达过于有倾向性的观点，教师可以在
课堂上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吗？

杨师群：这种说法非常可笑。难道只
有闲聊的时候可以谈个人观点，上课的时
候不能谈个人观点？我始终希望，学生不
要屈服于教师的权威或者固定思想，鼓励
学生自己去思考，鼓励学术自由、思想自
由。

郑州晚报：经过这件事后，对你的教学
风格会不会产生什么影响？

杨师群：不知道，看学校怎么处理这件
事。总之，我的情感受了很大伤害，我也正
在思考要不要改变教学风格。如果完全按
照课本讲授，我一样能完成教学任务。

郑州晚报：这个事情会不会影响到很
多老师对教学的看法？

杨师群：肯定会对其他老师产生影
响。和我关系好的同事就对我说，没必要
在课堂上跟学生讲真话，搞得人人自危。
可是，我做不到这点，连师生之间都不能讲
真话，大家都互相提防，这个社会成了什么
社会，大学还叫什么大学？

[杨师群的博文]

有同学告我是“反革命”
今天被领导叫去谈话，说有上《古代汉

语》课的学生到公安局和市教委告了我，说
我在上课时批评政府等，上面已立案侦
查。真令我啼笑皆非：政法大学的学生居
然还和文化大革命时的思路一样，为了告
发老师为反革命，可以不择手段。可悲
啊！这几个中国的大学生。记得在上《古
代汉语》课时，我当然会批判一些与课文有
关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某些传统文化问题
上如果与当今有一些关系的话，我也会联
系当今和批评政府。

记得下课时有两位女同学找我，愤慨
地指责我怎么能批评中国文化！批评政
府！甚至眼睛里已经含有泪水。这样热爱
中国文化与中国政府的同学，我很敬佩，你
们有这样的权利！但为什么我就没有批评
中国文化和政府的权利呢？所以我告诉她
们：我也有发表自己看法的权利，如果你们
不愿意听我的课，以后不要选我的课就是
了。不料，她们居然到上面去告我，甚至还
添油加醋地给我加一些“莫须有”的罪名，
真让我大跌眼镜。

“如果罪名成立，那就和‘反革命’没什么区别”

“是否两位女同学告发的，只是猜测”

杨师群的博客截图


